
妇女作为家的核心成员，对于家的构建和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
的中国，还是以自由思想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妇女

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不同的是，西方经过
高速发展之后，似乎已经忽略掉妇女在之前处于的

不堪地位，加之世界文化的交流，正在崛起的中国

及其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下的妇女观则成为

了西方学者批判的重点。
一、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妇女观

从有文字记载的荷马时代开始，古希腊社会就

是男权社会，流行着男性至上的社会观念。荷马史
诗是两部男性的史诗，其中这样记载着：宙斯对于

其妻子因为帮助波塞冬支持的希腊人打败宙斯支

持的特洛伊人的惩罚，宙斯对赫拉拥有任意的处置

权，不止一次地对妻子实行凶狠的“家暴力”作为对
赫拉挑战男权的惩戒。宙斯与赫拉以及其他神灵之
间的主从关系可以看作是古希腊人家长制、夫权
制、父权制的现实在观念上的反映。史诗呈现的世
俗社会的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观念相一致。
同样古典时期的希腊社会对于妇女的观点没有任

何改变，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在《经济论》中特别
强调家庭性别分工，认为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

情适宜于室内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
外的工作”，“婚姻的目的是生育儿女、养儿防老和
管理家务”。在他看来，婚姻根本就没有男女双方爱
慕可言，也没有女方自己的意愿，有的只是男性实

用功利的打算。
柏拉图接受了传统对妇女歧视性的态度，反复

申明在一切才能上妇女都比男子要弱。柏拉图轻视
妇女的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所著的对话录《蒂迈欧
篇》：“投生人间为男人而过着正当生活的灵魂注定
要返回其出生的星球上。而行为不端的男人就会在
下世投生为女。”在这里，柏拉图将转世为女人看作
对行为不端的男性的惩罚，其歧视女性的情绪显而

易见。
17 到 18 世纪西方社会流行的妇女着装，对于

妇女的摧残甚至要妇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存在

于现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妇女摧残史没有多少人

记得，而西方却总是排开这些，将矛头指向崛起中

的中国，以各种文化思想舆论来曲解中国的传统文

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妇女观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社会妇女观，也存在和西方

同样的对于妇女的“摧残”，然而中西文化相异背景
下的“摧残”有着极大的差异。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最

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孔子及其思想。因此，从孔子对
妇女的看法入手，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妇女观，并

从而进一步大致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妇女观。
（一）孔子的妇女观

孔子在《论语》中有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也”。这一妇女观是孔子站在君子人格的高度来评

从“齐家”看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妇女观
王 博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妇女观问题都影响着社会观点的变化，在“男女平等”这种口号和追
求之下，探寻平等的进程中对于妇女问题的处理则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当下思想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关于妇女问题的种种成为了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也成了西方学者攻击中国文化的
把柄，因此对于妇女问题，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以现代的目光去批判传统，而更多地应该是回到传统之中，
以当时的视角、以妇女作为家的核心来看待并探讨这一问题或现象，才会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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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女性的。孔子主张“君子无怨”：“躬自厚，而薄责
于人，则远怨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
欲而不贪，威而不猛。在郧无怨，在家无怨。”孔子认
为君子应该无怨、远怨，而女子容易产生怨恨则是
孔子十分厌恶的。“君子义以为质，礼以为行，孙以
为出，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认为谦逊是君子人格构成因素之一，不逊

则是远离君子人格。所以孔子认为“怨”和“不逊”是
阻碍君子人格形成的不利因素，而这两个方面在女

子身上却会经常的出现，所以孔子对女性是排斥

的。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孔子的思想也是受到
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对于女性是有些偏见的。
这是圣人孔子对于妇女的观点，而这往往也是

学者借以批判孔子歧视女性的依据；其实，封建社

会的女子所处的环境相对闭塞，仅仅就是巴掌大的

地方———家所固定的场所，接受新鲜事物的机会则
是少之又少。而封建礼教强加给女性的纲常伦理更
是封闭了女性生存的空间，导致女性的道德修养远

远达不到孔子所要求的水平，所以孔子会说，女子

是“难养”的。
（二）《周易》的妇女观

女性的观点往往总是和其对立面———男性有
着必然的联系，从《周易》来看妇女的思想和观点，
对于我们理解和看待妇女或女性观点的演变有着

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易》曰：“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又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
母。”“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
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

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

有所错。”天地为万物之父母。男女之道，实际上是
分别效法天地之道而成。有男女，才有夫妇、父子、
君臣等人伦关系；有了这些关系，礼教才有可能施

行。天地男女，实为人伦关系之根基。
女性之道，要效法坤道而为。《易》曰“乾刚坤

柔”，“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可见，坤道主柔顺，并
以之为常道。《坤·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
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
乎！承天而时行。”程颐解释此章：“坤道至柔，而其
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其徳则方。动刚故应乾不违，
徳方故生物有常。阴之道不倡而和，故居后为得，而
主利成万物，坤之常也。含容万类，其功化光大也。”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承天之施，行不违时，赞

坤道之顺也。”坤以柔顺为常道，“其动也刚，不害其
为柔也”，故以健行利贞配乾道；地道又宁静不燥，
以广博方直化生万物为常行。
坤德主适时顺动，法乾健而行；其静也，方直极

厚而化生万物。坤主顺从天施，不倡而和，不自居
功，含章以贞。要之，女子之道，《坤》言如此：柔顺、
贞固、健行、广厚、顺育万物、功成不居。
三、“齐家”背景下的妇女观

除了坤道显示出的女性美德之外，我们也要关

注妇女在家中的重要作用，《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
十七卦———家人卦，特别注重妇女在家中的作用，
直接将妇女在家中的作用通过卦象来阐述：如果她

能够坚守正道，始终如一，将会非常有利。而其中则
讲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强调了女主内，男
主外，分工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家道正，家道

正之后才能够齐家，也才能够使得妇女在家中的作

用通过家齐彰显出来；在家人卦九二爻讲到：无攸

遂，在中馈，贞吉。是说妇女在家中料理家务，安排
饍食，没有失误，这是吉利之象；而《象传》的解释则
是：六二之吉，顺以巽也。是在说六二爻辞之所以称
吉利，因为六二阴爻居九三阳爻之下，像妇人对男

人顺从而又谦逊。这也是在家的妇女要有的美德，
通过美德的持修以及在实际生活———中馈的持家，
进一步提升，以此来正家道。
这些看似简单，好像仅仅只是内在素质的要

求，在很多严苛的学者看来就是对于妇女的限制和

“摧残”，为了达到这些所谓的美德，妇女要被限定
在人为的规定之内，这也是之后的诸多要求：女教、
内则、婚娶六礼、四事、三从、七出、三不去、节烈、女
诫等等这些规范将妇女限定在更加严苛的框架内，

杜绝错误；如有触犯之人，将会受到所谓道德和规

定的惩戒，这些无形的框架压力将触犯的妇女逼上

绝路，或者给与那些在规定内的妇女以崇高的表

彰，入志。这些所谓的人为规范是否符合妇女本性
的要求？抑或在礼教掌教、男性当权的社会，妇女只
有顺之而行，否则连生存的权利都会被剥夺？这只

是一种猜想，庆幸妇女没有被剥夺生存的权利，尽

管生存的状况是不堪的。
我们往往总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现代观念去评

断当时的现象，一味批判，加以否定，正确与否姑且

不论，这种评断的形式是否就是对待传统应有的态

度尚需商榷。还原当时，或许可以理解这些条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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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时代需求。诚如所言，妇女作为家的核心，主内
的职责使得妇女需要处理家中隐藏的或者是显现

出来的各种情况，不单单只是家务、夫妻、母子等这
些基本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关系背后的内在要

求，如何持家、正家道，且须在人言可畏的社会中取
得至少中肯的地位，这是摆在妇女面前的重担；内

外兼修，需注重是否合“正道”，目的无非即是使妇
女主持的内家可以走正道，可以顺家风，可以更好

地展现妇女在家的作用。
但又该怎样理解“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呢？的

确，谈到传统的妇女观，最为诟病的即为妇女缠足。
三寸金莲，束缚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待字闺中”抑或
是“嫁为人妇”的女性，束缚的更是一个民族对于妇
女的态度，而这也更是被人难以理解：为何如此“摧
残”的三寸金莲小脚却一直盛行了下来，直到近现
代的时候才被废除，是什么坚定了“金莲双钩”的地
位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载，李后主的宫嫔窅
娘善舞，以帛绕脚，舞姿动人，有如新月。人皆效之，
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可见，女子缠足之
风，始于五代之末，由内宫首倡，因潘妃步步生金

莲，窅娘小脚舞于金莲之上，后世遂将小脚称之为

金莲。
北宋初年，民间有少数人效法缠足；宋神宗以

后，开始流行，至元代，缠足盛行，并成为了一种社

会风尚。明清二代，缠足之风更炽，虽有清廷严禁，
亦旋禁旋驰，无可奈何。
女子“始缠之年”，一般从六七岁时开始，由母

亲亲自为之缠束，被视作女孩子必须过的难关。缠
足之法和时间又是需要日月累计，由于缠束日紧，

加之行走损伤，溃烂化脓、痛彻心脾。然而，为孩子
婚嫁计，母亲严加课程，对女儿痛苦视而不见，名之

曰“娇女不娇足”。如此痛苦不堪，尚需数年，但民间
仍对这三寸金莲冠以美名，更是不乏文人墨客的咏

赞。如苏轼《菩萨蛮·咏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
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
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缠足风行近千年，为上下男女所共好，有其历

史原因。礼教重男女之别，女子年幼缠足，将男女之

别的理念具体化、仪式化。缠足，使得女性行动不
便，便深居内闺，从事女红，行男主外女主内之礼，

因此显得更加自然而合理。缠足使得女性身体特点
更加突出，把柔美、娇弱等女性之美表现的更加突
出，易得男子欢心。此外，裹脚为身份高贵之象征，
源于女性追逐风尚之本性等，这也是儒家文化下

“金莲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
明了金莲的经过，以妇女的环境不难理解此现

象盛行的原因：女子持家，年幼被母亲缠足，待字闺

中，学习作为女子的内德；小脚展现的是女子本身

的柔美和纤细。礼教文化下，男女有别，主内与主外
相异，要求女子必须具备女德。由已缠足的母亲亲
自为女子缠足，重要的不仅是形式，而是这种形式

下的传承，女德的体现：持家、齐家，就须有内在和
外在的体现，就恰以这样的“缠足形式”传承下来，
女子在主内方面更限女德本质。
试想，“缠足”流传千年，未有任何官方的强制

或法令性规定，仅是女性之间的“传承”便一直延
续，为了美，为了顺巽，更为了齐家。于女子而言，礼
教社会的男女之别体例下，作为家的重要核心，齐

家的要义，要远比追求外在的美更重要。归根到底，
家的重要性和女子在家主内的职责性，让女子在面

对这些所谓的各种形式的规定的时候，更愿意去坚

持，这才是齐家的内德。
回到传统脉络，以当时的心态去看待对于女子

的传统要求，尽管有需要批判的方面，但作为当时

的现象，它的存在必定有其合理性。齐家的重要性
使得女子在那个时代有了别于男性的职责，却显现

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只有女子齐内家，男子才能够

齐外家，这样才能够正“大家”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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